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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

鸟 儿 的 歌 唱
刘 平

村里那片杂木林现在是鸟儿的天
堂。 以前有人捕鸟、 打鸟 、 套鸟 ， 孩
子还喜欢掏鸟窝， 林子里几乎不见啥
鸟 。 现在大人孩子都没人干这些了 ，
林子就又成了鸟儿的天堂。

林子里有很多鸟儿， 画眉、 麻雀、
点水雀、 喜鹊、 紫眼儿、 红嘴巴 、 白
头翁……数不清有多少种。 从早到晚，
林子里的鸟儿都 “叽叽喳喳 ” 地叫个
不停， 像在开音乐会。 画眉叫得最好
听 ， 声音宛转悠扬 。 麻雀叫得最欢 ，
嘈嘈杂杂的 。 紫眼儿叫得有些害羞 ，
声音羞羞怯怯的……林子里很安静 ，
只有鸟儿歌唱的声音。

鸟儿的歌唱给树木听 、 唱给蓝天
白云听， 还有风、 野花、 阳光、 炊烟、
细雨……它们都是鸟儿的听众 。 喔 ，
它们还有一个最忠实的听众 ， 一个叫
期盼的九岁小男孩。 此刻 ， 期盼正蹲
坐在一段枯木上， 双手交叉放在膝头，
下巴枕在手上， 有些痴迷地听着鸟儿
的歌唱。

周末， 期盼都会悄悄到林子里来。
别的地方都没有意思， 只有在这片林
子里他才能找到一些乐趣。

一只画眉飞到期盼面前的一棵桤
木树上， “叽叽喳喳” 唱个不停 。 期
盼仰头看着画眉问： “画眉 ！ 你咋那
么高兴啊？” 画眉听不懂期盼的话， 只
顾 “叽叽喳喳” 唱着歌。 期盼觉得画
眉的声音很好听， 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村小学校音乐老师教的一首歌……

这时候是下午三点刚过 ， 期盼已
经在那段枯木上坐很久了 。 巴掌大一
块阳光移到了期盼前面那棵桤木树根
部， 期盼发现了树根部有一簇干死的
桤木菌。 他又想起了妈妈。

前些年春天的时候 ， 妈 妈 经 常
带着期盼来林子里捡菌子 。 妈妈知
道很多菌子， 清油菌、 桤木菌、 纽扣
菌……清油菌烧汤最鲜美 ， 桤木菌不
能烧汤， 要炒肉才好吃。 后来 ， 期盼
又想起了一些小伙伴， 想得最多的是
石头， 他最好的朋友。 那时候 ， 他们
经常来林子里玩 ， 捉迷藏 、 掏鸟窝 、
打仗、 大点的孩子还比赛爬树……可
现在， 林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了 。 他们
都跟着爸爸妈妈进城读书了。

一只白头翁又飞到期盼面前那棵
桤木树上 “叽叽喳喳” 叫个不停 ， 期
盼觉得它叫得有些烦人， 就朝它扔一
截枯树枝把它赶走了。

“哞 ！” 一声牛叫引起了期盼的
注意， 他扭头一看， 右前方不远的地
方有一头牛。 期盼起身走过去 ， 发现
牛拴在一棵麻柳树上， 还有一个人蹲
坐在附近一块石头上 。 是石头的爷
爷 。 石头的爸爸妈妈把石头接进城
后 ， 家里就只剩石头爷爷一个人了 。
石头爷爷手里捏着一个葫芦酒壶 ， 一
会儿就拔掉玉米芯塞子喝一口 ， 然后
把塞子塞上。 一会儿又拔掉玉米芯塞
子喝一口。 期盼闻到空气中有一股酒
味。

期盼说： “张爷爷 ！ 您这样会喝
醉的。”

石头爷爷说： “醉啥。”
期盼说： “光喝酒 ， 没菜 ， 容易

醉。”
石头爷爷说： “我就想喝醉。”
期盼说： “张爷爷 ！ 您咋想喝醉

呀？”
石头爷爷说 ： “喝醉了 ， 心就宽

了。”
又拔掉玉米芯塞子喝了一口 ， 再

把塞子塞上。 石头爷爷看着期盼， 说：
“期盼！ 石头都跟他爸爸妈妈进城了，
你咋不让你爸爸妈妈带你进城呀？”

期盼不知道说什么 ， 眼皮一垂 ，
转身离开了。

院子方向突然传来奶奶唤他的声
音 ： “期盼 ！ 回屋来———” “期盼 ！
回屋来———” 奶奶的声音苍老嘶哑 ，
期盼知道奶奶是喊他回去吃饭 。 但期
盼觉得时间还早哩， 平常吃晚饭都是
天快擦黑了， 今天太阳都还没有落山，
林子里都还有一些稀稀碎碎的阳光 ，
奶奶就喊个啥呢？ 再说， 期盼还不饿。
期盼没有理会奶奶的呼唤 ， 走到一棵
老槐树下 ， 在一蓬草稞子上坐下来 ，
背靠在树干上。 期盼知道他没回去奶
奶一会儿就会来林子里找他 。 奶奶知
道他的习惯， 没在屋里就在林子里。

期盼又想起了爸爸妈妈 。 他们去
东莞打工已经三年没回来过了 。 “永
远都别回来 ！ 就当我没有爸爸妈妈

……” 气头上， 期盼这样想。
坐了一阵 ， 期盼心里又突然有些

不踏实了。 奶奶一个人在家里很辛苦，
他不想让奶奶太操心， 于是就起身往
林子外走。 没想到刚走到林子边 ， 期
盼突然看见了一个人， 居然是妈妈！

期盼心里又惊又喜 ， 这才知道爸
爸妈妈今天下午回来了 。 而且他们这
次回来就不走了 ， 用打工攒的钱在院
子里开农家乐。

妈妈牵着期盼的手往家走。 走着，
期盼突然想起了什么 ， 说 ： “妈妈 ！
你们要回来咋不提前打个电话呀？”

妈妈笑了一下说 ： “给奶奶打
了。”

期盼一下就有些生奶奶的气， 说：
“奶奶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妈妈又笑了 ， 说 ： “奶奶怕给你
说了， 你天天盼、 天天问。” 顿一下 ，
妈妈笑着问： “期盼！ 你一个人在树
林里干啥呀？”

期盼仰头看着妈妈说 ： “听鸟儿
唱歌。”

妈妈说： “鸟儿唱的啥歌呀？”
期盼低头小声道 ： “唱 、 唱的是

《世上只有妈妈好》 ……”
妈妈蹲下身子亲了一下期盼的脸，

发现期盼的神情突然变得有些异样 ，
就问： “期盼！ 你在想啥啊？”

期盼看着妈妈 ， 说 ： “张爷爷一
个人在林子里喝酒， 我担心他会喝醉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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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 影 春 天
路来森

窗台上， 是花； 窗台外， 是远山。
我透过花丛 ， 去遥望远山 ， 都说

“远山如黛”， 可如今， 春尚浅， 绿还
薄， 远山， 也只是一簇， 一线， 或者，
就只是模糊的一片。 远望， 虽然不清，
却总有一份猜想， 或者期盼 ； 猜想远
山上有些什么 ， 期盼有朝一日 ， 可以
登山一游。

也许， 还有更多， 更多……
注定要如此啊 ， 春天 ， 是一个充

满生机的季节， 一个诱发欲望的季节。
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心中的远山 ， 也
就都有自己的一份期盼 ， 或者向往 。
于此， 才有了奋发的精神 ， 才有了进
取的力量。

看着玉兰花开了 ， 心中便油然生

一份春天的欢喜。
红的玉兰花 ， 白的玉兰花 。 我喜

欢白的玉兰花， 只因它白得纯粹 ， 白
得圣洁； 我不喜欢红的玉兰花 ， 只因
它红得不够纯粹， 红得迷迷糊糊 ， 花
花搭搭。

黑就是黑 ， 白就是白 ， 什么都要
分明， 都要纯粹， 才好。

我没有见过黄色的玉兰花， 有吗？
若然有， 我也希望它黄得纯粹 ， 金黄

金黄 ， 春雨一洒 ， 一片片掉在地上 ，
是大自然抛洒的金叶子。

也让人想到金黄色的衣衫 ， 感觉
“春衫薄”。

一场春雨， 不期然而落下。
那样细， 那样柔 ， 试问 ： 谁人能

经得起这般多情的春雨呢 ？ 又是那样
的润， 那般的亮， 似孩童揉湿的眼睛。
明目青睐———孩童的眼睛 ， 春雨的灵
魂———干干净净的灵魂。

春雨， 打湿了一只虫。 那只虫在泥
土中， 蠢蠢蠕动， 它听到了春的呼唤。

一粒种子 ， 在湿润的泥土中 ， 醒
来。 欣欣然， 揉揉目， 抻抻腰 ， 打一
个呵欠———它要发芽了。

篱园边的那株桃花开了 ， 花瓣上
沾了雨滴， 透明的雨滴， 亮亮的雨滴，
春天的景象在雨滴中绽放 ； 红红的花
瓣， 是薄薄的眼皮， 那雨滴 ， 又让人
想到 “胭脂泪”。

风一吹 ， 一些花瓣就落了 。 飘飘
然 ， 似蝶不是蝶 ， 是薛涛深红色的
“桃花笺”。 一滴一滴的雨， 是美人流
下的桃花泪吗？

看上去 ， 好美———雨美 ， 桃花亦
美。

书房里的“焰花”
胡 锋

焰花划出美丽的圆弧 ， 惊艳了夜
空。 有束 “焰花”， 却常常在我的书房
绽放， 未曾惊艳他人 ， 却浸润了我的
岁月 。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环境污染 ，
也不需要做任何的安全隔离措施 ， 干
净而纯粹， 自由而奔放， 无拘又无束。

新居入住， 偶得一隅， 笔墨纸砚，
陈列其中， 诗文图谱 ， 相互依偎 ， 因
紧邻山脚， 自诩为伴山书房 。 自从得
房而居， 工余闲暇 ， 书房就成了我的
精神自留地 ， 临帖戏墨 ， 读书品茗 ，
读他人文章， 抒心中块垒 。 只要房门
一关， 妻儿就知道我在闭关修炼 ， 多
数情况下不打扰， 幸甚至哉。

不管是读闲书 ， 还是闲读书 ， 只
要沉浸在其中， 焰花的引信就会裸露出
来， 等着你去燃放。 在古人先贤的思想
遗产里寻章摘句， 派生出自鸣得意的杂
感， 非好书之人而不可得也。 尤其是年
岁稍长， 读历史总会联想到现实， 就好
像研究九型人格一样， 不由自主地会联
想自身， 有一种强烈的代入感。 阅读到
身临其境处， 也许是一篇文章一句话，
甚至一个词， 就好像引信被点燃， 在书
房中绽放的 “思想焰花” 一闪而过。 为
怕错过， 我常常用笔在书中标注， 以便

勾连起时读之获， 生怕花期过后一无所
获， 即使重读， 心境不一样， “焰花”
也不一样。

有时想 ， 经典作品又何尝不是先
贤思想的 “焰花” 呢？ 他们的 “焰花”
是连续的、 成片成串的。 品读先贤留下
的 “焰花” 种子， 奈何天资驽钝， 不曾
开出米粒般的小 “焰花”， 往往有些许
遗憾。 但回头再读再看， 却又生出不同
的况味， 也不枉费复读的快感 。 “焰
花” 的种子虽然没有开出多少绚丽的花
朵， 却偶尔结几个 “稗子”， 即使不漂
亮， 是个 “哑炮”， 留在自我阅读的天
马行空中， 也算是有所思了。 比起复制
粘贴等快捷工具， 比起深度搜索和思考
的工具来， 多少带了点书房里的味道，
比预制的文字多了些个性的体味。 虽然
这些味道还在低端徘徊和环绕， 这也是

我在书房的知识拼盘里精心烹饪而成
的， “焰花 ” 的 “稗子 ” 也算是 “焰
花” 的孩子吧！ 尽管这个孩子不高端大
气， 仍乃是一孔之见。

“焰花 ” 的库存时间很短 ， 有时
来不及勾勒出心中的模样 ， 又被升腾
起来的 “焰花 ” 品种替代 ， 但这都不
影响思想体操运动的效果 。 关键词 ，
是个好东西 ， 就像焰花的原料颗粒 ，
堆积和储存起来 ， 串联成 “焰花 ” 的
胚胎 ， 用引信勾勾划划 ， 左连右接 ，
把它们和自己的所思所想 、 所见所闻
拼接在一起 ， 何尝不是一种乐趣呢 ？
就好像我的床头书是 《道德经 》 和
《论语》， 不同的版本和注释 ， 年岁不
同， 心境不同 ， 甚至夏天与冬天 、 高
兴与烦躁， 读起来绽放的 “焰花 ” 也
不尽相同 。 看着标注不同日期的小

“焰花”， 又会在脑海中回放焰花绽放
的瞬间， 每有会意， 便欣欣然。

还有一种落在纸上的 “焰花”， 可
摸可感 。 那就是对着经典碑帖 ， 一笔
一划， 真情无价 ， 尽管不得要领处居
多， 但也丝毫不影响自我领悟的运笔
之妙， 提按转折间如 “焰花 ” 燃放般
快意欣然 。 如王羲之行书经典名帖 ，
字法、 章法 、 墨法 ， 无不让学书者顶
礼膜拜， 参悟参详 ， 尽管经常临习仍
不得要领 。 因是对帖自习 ， 偶然一笔
一点之所得 ， “焰花 ” 便散落在白色
的宣纸上， 绽放在心头， 飘香在书房，
丝毫不逊于欣赏浏阳河的焰花表演时
的快慰。 “焰花” 有时会开在注释里，
“稗子” 也会落在键盘的敲击声中， 我
都会不加过滤地将杂感随时记录下来，
算是为一时兴起做个注脚吧 ！ 记得有
一文讲 ， 文字在脑子里是气体 ， 讲出
来是液体 ， 读到此处 ， “焰花 ” 的引
信瞬间点燃 ， 顺势标记了一句 ， 写下
来是固体 。 是吧 ？ 焰花可以成为一种
标本 ， 贴在书房的某个角落 ， 夹在书
本的某个页角 ， 当你细品它时 ， 它又
会从固体演变成液体 ， 升华成气体 ，
上演新的书房 “焰花” 秀。

□□随随 笔笔

六尺巷（外一首）
孙登科

名传遐迩的六尺巷
堪称美轮美奂
它给予我们是
娓娓道来无言的震撼

虽然巷子很短
却蕴藏着无限情感
以和为贵， 以情邻邦
典故诠释出感人的理念
昭示人们要和谐 谦让

借古喻今
知之愈明， 行之愈笃
熠熠生辉的美谈
热络地传遍祖国四面八方
阳光下愈发耀眼
诗和远方， 再铸新的辉煌

为此
写一首长诗， 正在酝酿
要把六尺巷
前世今生， 锦瑟年华
系统地描绘 歌唱
致力于六尺巷精神发扬光大
是我热切的渴望……

莲子吟

我是莲子， 是荷后来的儿子

怎不向往母慈子孝的亲密
只是， 我的母亲处于污泥浊水境

域
但她圣洁坚贞
感观外界， 从未沮丧沉沦
一颗孤诣的热心
支撑起坚韧， 养儿育女
无怨无悔， 勤勤恳恳

母亲的女儿
思念我的姐姐们
是楚楚动人的一朵朵莲花
她们都对母亲的处境
体恤 心疼
皆因过早地离她而去
留下的是爱的不幸

作为母亲的老儿子
我汗颜 羞愧
每每想到她的境遇
就饱含着忧懑
先人周敦颐笔端
流下的情感
分明有我晶莹的泪水

扪心自问， 我这一生最
放不下的是母亲的恩情
纠结 纠结 纠结
我不知怎样报恩……

□诗 歌

惊 蛰(外一首)
边家强

细雨洇润。 迷途的文字， 借着惊
雷

在大地之上， 布下清晰的阵
在植物的体内、 在昆虫刚刚振动

的
翅翼， 有无尽的力量在聚集
有一个无形的姿势， 在无声地指

挥

环绕群山的河流， 是最初的阵形
麦苗， 山杏， 油菜花， 红叶女贞
不断改变阵图的色彩， 成群的燕

子
在空中相呼相应。 蛙声四起
入阵的队伍， 前不见首后不见尾

闪电掠过。 我从一场久违的雪事
中

醒来， 父亲和他的土地、 耕牛
以及屋檐下一串串玉米， 成了阵

图
最温暖的细节。 我宛若一丝柳絮
在此中飞来飞去

打 磨

旧事关进相册、 日记， 我不愿
轻易启封。 面对发黄的封面
和幼稚的正楷题字， 就能理解
当初的虔诚与执拗

抚摸， 隐隐感到当年的心跳
蒙尘、 或者清脆， 都不属于
现在的自己。 忧伤， 或者快乐
都与文字和热情有关

在海边， 鹅卵石的故事
可以追溯到， 源头的奔流
和途经的黄土高坡。 风浪打磨
才显现出如此的月韵

明月小梅春消息
米丽宏

正月初十晚上，出楼宇门，恍然嗅
到花香，循香而行，才知花坛中杂有两
株蜡梅。

跟这个崭新的小区一样，两株蜡梅
岁龄也还小，伸展着嫩手嫩脚，把青豆
一样的花蕾缀满了枝条，鼓胀胀积攒着
爆发的气力。 枝上花开约莫一二成，疏
疏落落的样子。 彼时寒月如霜，凛凛地
笼住梅枝，又泻下一地碎银。 月光灯光
覆上，蜡梅花竟如脂如玉，莹然而亮。

那蜡梅确然是亮着的？在年节红灯
笼闪耀的夜晚，花真的是亮着的？ 是真
实的还是一种幻觉？ 也许，我记得的只
是她的光影折射， 由眼睛悄然入体，点
亮了我的心。那，是美在发光，幽微而独
特。

寒风起处， 我沉醉于那古老的暗
香，无语的疏影，立体的苍茫。一时心下
沉寂。

没想到，我也是傍梅而居的人呢。
当然，蜡梅不是梅，甚至跟梅连亲

戚也攀不上。 蜡梅，属蜡梅科，蜡梅属；
梅花，为蔷薇科，梅亚属。 若论及远近，
蜡梅甚至还比不上杏跟梅的血缘更近
呢。

然而， 蜡梅比杏花更得梅花神韵。
杏薄 ，梅瘦 ；杏媚 ，梅清 ；杏羞涩 ，梅孤
绝。 杏有仙姿，梅有铁骨。 杏于早春，咀
嚼恻恻春寒，而梅则于酷寒中，咀嚼生
命的冰雪。 从朋友圈中看到，蜡梅在年
节前已吐露鹅黄，城郊古寺那棵八百年
老梅，惹得人们长枪短炮，络绎不绝。我
也早已动了驱车探梅的心，奈何琐事缠
绕，分不出身。

忙年的间隙里，那梅，总是斜伸一
枝，幽幽香过来。 它有一种精神的感召
力 ：就比如说 ，杏是江南丝竹 ，柔声泠
泠；而梅呢，是堂鼓三点，荡气回肠。

当年看电视剧，一袭大红猩猩毡的
宝玉在白雪世界与妙玉共赏红梅，少年
的我是多么钦羡啊。 且不说，大雪里梅
花究竟能不能开放，单那白雪红梅的场
景，在我就是一个出尘之梦。 如今已过
知天命之年，兴头不但没减，倒是越发
强烈。 多么想拥有那样一种生活：青灯

古卷，槛外梅花，茶水烫烫的，黄澄澄将
一个江南雪夜在杯子里轻轻晃动。

总有一树梅花不肯落下，久久浮在
记忆里，成为梦。

老梅雪巢，自古是文人心灵的安顿
之处。王冕一生画梅花，笔下老梅，或一
枝，或繁枝，“淡墨圈花法”勾勒花瓣，梅
影参差，密蕊交叠。 后来听说近代台静
农先生亦好作梅，便寻来去读：老枝间
耸一新枝，有骨格有风致，雅趣与乡愁
渗透其中，又迷人又动人。

一树淡梅，可以让心灵安居。
门前有蜡梅 ，看 “梅 ”便成了心头

好。早上经过，拿目光去问询一下；晚间
散步，仰首久闻其香。 在身畔，在心间，
琐碎烟火跟春日消息一时同框。 虽说，
春日来临并不是多么盼望的事，这清素
冬日一样可以过得热火朝天，我一个经
历过五十春秋的人， 什么样的春没见
过；但，花开，却是如此震撼，它不是装
饰，不是搪塞，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它就
是鲜明的立场。

时间的光影里， 早开的蜡梅黯下
去，迟放的蜡梅亮起来，沉沉浮浮，落落
起起。 初开的蜡梅蜡质，磬口，鹅黄，紫
心，像一粒和田玉。随着花瓣渐次张开，
黄色悄悄褪去，花朵慢慢变浅，便有了
些羊脂意味。待到全开，瓣儿乍飞，那花
就几近透明了，浓艳的清淡，妍倩的明
媚。本是天工，倒像由人工雕琢而成。这
个时候，便不顾及花的状态了，也许初
开，也许开过甚至残败了，阳光之下，都
是美的一部分，玲珑剔透，滋润心神。

真可谓，“以月照之偏自瘦，无人知
处忽然香”。我楼前的蜡梅，如此冰雪风
神，还管什么蜡梅科抑或蔷薇科？

昨夜归来已晚，大风在楼和楼之间
逡巡。我站定，像礁石一样静了一会儿，
想到王维问梅，想到姜白石探梅，诗人
都那么浪漫。 浪漫得可爱。 但我更愿意
将它看作是对一个即将来临的春天的
细密记载。 浪漫， 有时候是认真得天
真。

满堂花醉三千客， 我独爱， 清霜
明月小梅枝。


